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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　　　潮汕佛教的初传和发展

一、潮汕佛教的初传及其原因

潮汕之有佛教，最早源于何时，暂时虽然不能下

一个确凿的结论，但说可以追溯到唐初，估计问题是

不大的。众所周知，潮州开元寺始建于唐开元二十

，而六年（ 据慧原法师《潮州开元寺志》谓，寺内

耆宿相传，开元寺初名荔峰寺，因寺内原有一座叫荔

峰的小山丘，寺遂以为名。到开元年间始改今名。

那么开元寺在盛唐之前就有了。但开元寺可能还不

是最早的潮州寺院，据中山大学马明达先生所发现

的资料 元代名僧大 潮? 州南山

寺记》一文说，南山寺（亦名广法寺“）建于唐初”，并

且说，开始时未有寺产，到开元二十二年（ ）有揭

阳冯氏女捐赠了田产。这么看来，南山寺创建的年

代可能比开元寺更早，也就是说，唐初潮州就有佛寺

了。

佛寺是应民众信仰佛教的需求而建立的，有佛

寺就说明有信佛之民。唐初潮州的崇佛之风，有可

能得力于一些佞佛的士大夫的提倡。汕头大学黄挺

先生在其《唐临与佛教思想在潮汕的传播》一文里，

论证了初唐显庆年间（公元 年左右）被贬为潮州

刺史的唐临的佛教思想，及其对潮州佛教传播的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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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，认为，唐临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，他所著的宣

扬佛教因果报应学说的《冥报记》一书，在当时曾广

为流行过，在他刺潮的四年间，也曾在潮州流传，潮

州也因之有了信佛之民，这一点似无疑义。

这个观点是很有道理的。唐临笃信佛教，从仕

论刑以宽宥为原则，他的《冥报记》宣扬因果报应之

说，主张扬善止恶，这种思想宣传，对一个远离封建

统治中心，仍处于“蛮风瘴雨”的潮州来说，用以作为

有效的政教的辅助工具是最恰当不过的。因此在他

长达四年的治潮时间里，在民众中积极推行佛教因

果报应思想，应在情理之中。而这与唐初即建有佛

寺这一点恰好是相呼应的。

潮汕地处江南海隅，直至唐代，还是南方最荒僻

的州郡之一。沿海滩涂遍布，有鳄鱼蜿蜒其中；山岭

逶迤，亚热带森林茂密，毒蛇猛虎出没“，毒雾瘴气，

日夕发作（”韩愈语），是一个被中原人视为蛮獠之薮

的地方，虽说此时汉族移民不断增多，一部分蛮族也

趋向汉化，但总的来说，汉人仍为少数，蛮、僚、俚、

疍等少数民族仍占大多数。因为文化未开，淫祀和

迷信盛行，原始宗教中的图腾崇拜，万物有灵观念统

治着民众的信仰和精神世界。例如起源于越族的

“祀蛇之风”就十分盛行，直至宋代乃至宋以后此风

犹存，这正是越族人图腾崇拜的遗留或演化。这种

原始宗教观念，在来自中原的士大夫如唐临等眼里，

无疑是一种落后愚昧的风习，有必要加以诱导和扶

正。从思想改造上，做法不外有两种，一是从儒家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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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立场出发进行教化，二是以佛教思想加以引导。

很明显，在当时，佛教思想所起的作用更大些。因为

佛教终究是一种宗教，与民间信仰容易相互接近，进

而落地生根；而就最初传入的佛教思想来说，无非是

诸如《冥报记》中的因果报应、六道轮回等观念，可以

立即与民间信仰中的“精灵感应”，以及消灾免祸、致

福益寿的宗教需求联系起来，从而使佛教思想得以

迅速传播。

有了这样的信佛基础，在这之上建立传播佛教

精英思想的基地，也就显得比较顺当了。一百年后，

）自粤北传曹溪法乳而归，惠照禅师于大历初年（

传禅于潮阳西山，创建了粤东禅宗道场，学者远近云

集，中国禅宗史上有名的大颠禅师、江西信丰人药山

惟俨禅师均出其门下。惠照在潮汕点燃的禅灯又由

灵山大颠传承下去，贞元七年（ 大颠开法于潮阳

灵山禅院“，学于师者，其徒实繁”，漳州三平寺开山

义忠禅师就当过他的侍者。五代时编撰的禅籍《祖

堂集》记载了他与韩愈交往的逸事，说开始时韩愈命

使者礼请大颠至州治晤谈，大颠“三请皆不赴”。侍

郎“三请”，说明大颠在潮汕德望之高；而大颠“不

赴”，则说明其风规高峻。毫不疑问，在当时，以惠

照、大颠为代表的佛教禅宗曾对潮汕民众产生广泛

而深刻的思想影响。以致今人饶宗颐先生《潮人文

化的传统和发扬》一文，在论及潮州人学术时总结

道“：唐世先得禅学之薪传，继起乃为儒学”“、潮州人

文化传统之源头，儒佛交辉，尤为不争之事实。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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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评价是十分恰当的。

二、潮汕佛教的发展过程

宋代佛教

两宋是潮州社会历史发展的繁荣时期。本地区

因人口的剧增，土地大规模开发利用，生产力的发展

和生产水平的提高，海内外商品贸易日趋发达，社会

经济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，成为省内人口稠

密、农工商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。与此相应的是，宗

教文化，尤其是佛教文化十分兴旺发达，佞佛赡僧之

风极一时之盛。据可考的禅宗史料载，宋代的潮汕

地区就为中国佛教史贡献了三大禅宗高僧：华严道

隆、报本慧元和祐圣法 ，而失载于史册中的就更

多了。

宋代潮汕本地的佛教，十分有特点，这就是世俗

化，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：

从山林走向都市

在唐代，潮州佛教的性质是禅宗的佛教，山林的

佛教，高蹈出世的佛教。当时在人迹罕至的崇山峻

岭中所开辟的潮阳西岩、白牛岩、灵山禅院等，其影

响大于潮州府治中的一些寺院，潮阳一带山野中禅

宗薪火，远较府治中的香火为盛。而大颠一脉门风

之高峻，轻易不与世俗相勾通，足显其山林佛教之特

色。入宋以来，随着城市繁荣，城乡手工业和商业发

展，逐步密切了寺院经济同世俗社会的联系，佛教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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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了都市化的特色。例如从寺院建设上说，新寺院

主要创建在人口稠密的城市、集市、村落以及主要的

交通要道之上。诸如潮州三县的主要寺院：开元寺、

大隐庵、广法寺、静乐寺、净慧寺、寿安寺、宁波寺、隆

庆寺、千佛塔堂、石塔寺、罗汉院、双峰寺、宁福院等

建在府治或县治中；至如灵和寺、少林寺、观音净土

堂、龙潭寺、董山寺、平峰寺之类，则建立在较大的市

座驿镇上；南宋创建的 庵全部建在闽广交通干道

上。

福德报应观念的普及与强化

宋代佛教的修行观念，主要不再落实在参禅证

悟上，而是强调福德报应、宣扬乐善好施。认为向寺

院、僧人包括向社会、他人作财物布施，捐输善款、土

地或物品等，就可以增长功德，生时得到安乐，死后

得到超升。在这种社会氛围中，产生了一种专门倡

导 “劝首”。而就、劝进他人行善布施的带头人

佛法修证上说，则本地再未见有如大颠一流的特出

的高僧。

寺院物质经济的惊人增长

由于福德观念的普及和强化，导致了寺院经济

的惊人增长。例如信徒的施田，大宗的有：南宋开禧

元年（ ，落籍潮州的福州人林绍坚一次就施田

六千八百四十八亩给开元寺；潮阳宝光寺有邑入吴

颜施田四百六十亩；治平寺有邑人刘世荣施田地九

百余亩；龙潭寺（后属澄海）有邑人陈双桂、蔡丰湖施

田若干亩；揭阳双峰寺宋时有田地二十四顷七十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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亩，除部分朝廷赐田外，大部分田地都来自捐施。至

于向寺院捐款、捐物等，不论贫富，个个都努力而为。

大到捐修寺院，小到捐佛像供养，在当时社会上构成

了 道乐善好施的动人景观。

浓厚的福德报应观念，僧人积极入世的参与以

及官府的认可和利用，使宋代潮州佛教对社会经济

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。

、协助官府兴办慈善事业

宋代从京都到地方，都有由官方举办的规模很

大的公共救济机关，从收养弃儿，收容难民，医治病

患，寄棺安葬等等，一应俱全，多命僧人主持其事。

潮州也不例外。这在《永乐大典》卷五千三百四十三

公署 养济院“潮州府 ”有明确的记载。

、　 庵、路桥之修建与经济带动

所谓 的驿庵，即以驿为庵，以庵养驿，庵驿合

一种官办庵舍。其主要功能是为过往商旅提供食

宿，确保官路交通安全和畅通。据《三阳志》所载，从

绍熙二年（ ）至宝佑二年（ ）六十几年间，潮

州自现在的饶平至潮安、揭阳、潮阳、惠来、普宁、揭

西直至与陆丰交界的公路沿线，陆续建成 座驿

所谓“若要富，先修路”，在确保了闽广公路交通

畅通的同时，也就有力地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。

至于修桥补路，更为僧俗善信所乐为。例如大

峰祖师于南宋初年创建了潮阳和平桥，就大大方便

了过往行商，为潮汕乃至闽、粤两省的经济发展作出

巨大贡献。

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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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资助文教事业

从北宋开始，在生产发展、工商兴旺、人口蕃衍

的形势下，许多治潮长吏，高举韩愈的旗帜，大抓文

教事业，使潮州这个地处岭外的偏远小郡获得了“海

滨邹鲁”的美称。这其中，佛教界也曾为文教事业添

砖加瓦，也有一份功劳。诸如佛寺出资助学、固定提

供教育经费等，都多见诸方志记载。甚至在南宋一

个相当的时间里，因为潮州府考试的贡院因兵 焚

毁后，每逢科举考试时，只好商借大型寺院作考场。

这说明佛教界还为科举考试提供场所。诸如此类，

说明佛教为当地的经济、文化贡献是巨大的、多方面

的。

元代佛教

元至元十一年（ ，忽必烈发动灭宋战争，十

三年（ 宋亡。十四年元兵追击南宋残存势力至

闽粤，进入潮州境内，自此至二十一年（ ）八年

间，潮州烽火连天，战乱频仍，陷入一场数百载以来

未遇的兵祸之中 先是潮州知州、安抚使马发守土

抗元，由于宋都统陈懿等兄弟五人投降元兵，黄虎子

的叛卖，潮州城被攻破，马发自杀殉国，元将唆都下

令屠城，然后北返福州，命陈氏五人“权知州事” 其

次是漳州的陈吊眼率义军进攻潮州，但被陈氏集团

击退，而潮州生灵又遭涂炭。至元十五年（ 南

宋宰相文天祥率军转战粤东，与元将张弘范激战潮

州境内，文天祥终因势单力薄，兵败被俘。以俘获文

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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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祥有功的陈懿被张弘范举荐为招讨使兼潮州路总

管。自本年算起，元朝统治潮州共九十年（

。这以后几年粤东地方仍甚不安定，山寨林

立，互相攻掠，百姓颇受其苦。只有到了至元二十一

年枢密副使月的迷失以广东宣慰使职位进驻潮州，

讨平各山寨势力，潮州才由乱转治，逐步安定下来。

宋末元初的兵燹，给潮州带来了巨大的破坏，人

口大减，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也遭到前所未有的损失。

佛教界也同样损失惨重，寺院大量被毁，僧尼逃亡。

例如建于南宋初年的揭阳名刹双峰寺被烧成白地。

元朝统治者从忽必烈开始，十分崇信佛教，尤其

大力扶植西藏喇嘛教，任命西藏僧人为帝师，给予各

种特权，同时，也对汉地佛教采取崇尚姿态，而给予

相当的待遇，终元之世，元朝统治者大建佛寺，赐田

赐钞，蠲免寺院赋税，由是佛教在短期内就很快恢复

了生机，有了较大的发展。

例如，今澄海境内莲花古寺即建于至元二十六

年。在寺东面的山坡上，有石刻“至元己丑”“、开山

立石”等字样，这可能是莲花古寺建成时的“开光”纪

念石刻，这是已知元代潮汕境内较早的佛教遗迹

有些数字也能说明部分问题。乾隆《潮州府志》

卷十五“寺观”中，潮阳县从唐代到清代共有 座寺

院，其中有明确记载建于元代的寺院就有 座，须知

元代国祚甚短，只有近百年时间，可见元代所建寺院

是不少的。海阳县也有 座，虽从历代所建寺院所

占比例上不算多，但在原有寺院的大量重建上，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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寺院经济的发达上，比前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其

中的宝积寺与法光寺，更是颇有 。法光名气的大寺

寺，元代大德年间建，有寺田一千二百亩，规模较大。

以致元、明有一段时间开元寺衰落不振时，寺内的专

为皇帝祝圣的道场“万寿宫”都移设法光寺。宝积寺

则是元代高僧胆巴所建的藏传寺院，地位十分特殊

显赫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元代不少寺院的修建，与官吏

直接参与支持有关。如海阳县的华严阁、圆通阁、帝

师殿以及揭阳县的双峰寺等的修建，就属于这类情

形。这说明在元代，潮州佛教更受地方官府的保护

和支持，成为元代官府利用以作为有效统治的一种

手段。

在元代佛教中，潮州本地未见有特出的高僧，倒

是在至元二十六、七年（ ）间，有元一代高

僧胆巴的遭贬来潮，才是潮州佛教史上的值得一书

的一件大事

胆巴，是继八思巴之后又一位为元世祖忽必烈

所崇重的藏传佛教高僧。他曾为皇帝、皇太后、诸

王、将相、贵人等授戒，执弟子礼者不可胜计，深受朝

廷上下高度崇拜。后因得罪权相桑哥，于至元二十

六年被贬谪潮州，驻锡在开元寺里。

胆巴在潮时间只有两年左右，他在潮州期间，先

是为枢密副使月的迷失之妻治病，后来创建宝积寺。

月的迷失的妻子得一种怪病，久治无效。胆巴

用密宗法术治好了他妻子的病，取得了他的信任和

崇重，在月的迷失的支持下，胆巴兴建了宝积寺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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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手塑制佛像。胆巴被召回大都后，向元世祖禀报

此事 亩）。，世祖赐寺名“宝积”并赐田二十顷（

大德七年（ 夏，胆巴圆寂。元仁宗皇庆年

间（ 追号为“大觉普惠广照无上胆巴帝

师。”

胆巴的潮州之行，是潮汕佛教文化史上一件非

常重要的事件。这么一个闻名全国的金刚上师的到

来，有驻潮大吏的推崇和带动，并且创建了一所藏式

佛寺，势必在潮人社会掀起一股藏传密宗崇拜的热

潮，并对潮州社会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。在现存的

一些史料和实物之中，仍能见到元代潮州密教一度

兴盛的遗迹。

明清佛教

明清时期的潮汕，人口大幅度增加，工商业尤其

是海外贸易十分繁荣，经济空前发达，佛教也进入了

新的发展时期。这首先表现在寺院的大量修建上，

现存的潮汕各地的寺院，绝大部分是明清时期创建

的。例如慧原法师《潮州市佛教志 潮州开元寺志》

中，在其《潮州市佛教寺庵创建朝代一览表》上列举

了潮州市（不包括饶平县在内）各朝创建的寺院，分

座 座，别为 元 座：唐 。座，明，宋 座，清

这里的数字的准确性虽还有待商榷，但却清楚说明

了上述问题。作为潮州府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府

治是这样，其它地方也是如此，诸如饶平、澄海、普

宁、惠来、揭西等县市，除了为数不多的寺院外，绝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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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创建于明清时期。

不过，明清时期佛教的世俗化更有甚于前朝。

所以，上述情况与其说明佛教信仰的空前发达，不如

说是三教合一、神佛不分的民俗佛教的兴盛。在一

所寺院中，常常是佛菩萨与太上老君、玄天上帝、文

昌帝君等并存供奉，神佛融洽无间；善男信女烧香拜

佛，不外是求财求子，消灾植福，佛祖等视于神祗，寺

院无异于神庙。

正因为佛教的日益世俗化，因此看似欣欣向荣

的佛教，从里至外都出现了严重的危机。从佛教内

部来说，是因为僧人素质低下，戒纲松驰，私度泛滥；

而发达的寺院经济又促使僧人进一步贪污腐化，生

活糜烂，而导致了信众的不信任。从外部来说，是官

府、豪右侵吞寺产，使得寺院经济濒临破产境地。这

种僧俗之间的财产尤其是田产的纠纷，在潮汕各地

寺院都常有发生。现存大部分明清的寺院碑记，都

是反映这方面的内容，尤其以潮州开元寺为典型（拙

就是专门反作《清代潮州开元寺的田产纠纷》 映这一

期）。进入民国事实，参见《潮学研究》总第 以后，

潮州佛教已经相当衰落了。

明清时期，潮汕出现过几位较有名气的僧人。

，道忞历主江浙各一是大埔籍的木陈道忞 大名刹，

在当时的禅宗门内享有十分崇高的地位；又作为明

朝遗民而受清顺治帝的征召，并被赐号“弘觉禅师”

而备受当时及后世的人们的争议。不管如何，他都

是明末清初时期有全国性影响的潮汕籍高僧。明末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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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初还有一位高僧是惠来籍的超月，康熙年间潮汕

地区大旱无雨，饿殍遍地，超月本着慈悲济世的大乘

佛教精神，四处奔走募化粮食，救活饥民无数，被称

为“活佛”。清代乾隆年间，潮州开元寺静会禅师，也

是一位备受崇仰的高僧，他先是协助其师、曹洞宗高

僧密因古如禅师整顿粤东首刹开元寺，使弊端丛生

的子 振的十方孙丛林开元寺成为戒纲森严、道风

丛林；其后又以八十高龄，与法侄道昆两人风餐露

宿，万里迢迢，晋京奏请“龙藏”，为弘扬佛法作出巨

大贡献。清末，南澳出了一个仁智禅师，仁智戒行精

严，证悟高深，由他开创的潮汕临济宗黄檗派，代有

传人，为近代潮汕本地、香港以至东南亚佛教贡献了

一大批德学兼优的高僧。饮水思源，仁智禅师不能

不说也是近代衰落的潮汕佛门中一位难得的龙象。

现当代佛教

进入本世纪以来，社会政治处于大变革大动荡

时代，社会各种矛盾加剧，在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失败

后，接连爆发了辛亥革命、五四新文化运动等，极大

推动了社会历史发展进程。但佛教界因积重难返，

对社会历史变革的反应迟钝，在倍受冲击的同时不

知所措，苟延残喘。由清末张之洞提出的“庙产兴

学”的主张，在民国时期又多次被国民党内政部提出

来，使得佛教保守派大受震动，手足无措。虽然经以

太虚大师为首的佛教有识之士的极力争取，才使该

主张始终未得以正式实施，但也说明佛教界的昏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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腐败到了何等地步，以及佛教界改革的必要性。由

是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佛教改革派应运而生，力图挽

救佛教界于昏昏愦 太虚大师主张改革传统愦之中

寺院制度尤其是财产制度，大力创办僧伽教育，他的

一系列的主张和实验，虽然没有取得很好的成效，却

也给当时佛教界打了一针强心剂。现代佛教正是在

这种保守与改革，存在与灭亡的两难冲突中，步履艰

难地行进着

潮汕佛教界的情况与全国基本一样。僧界由清

末沿续下来的各种弊端暴露无遗，已普遍不能启人

正信。不过，部分有识僧俗人士也正以各种方式兴

年，临济宗黄檗派下高僧利除弊，重兴佛法。

怡光法师就任粤东首刹开元寺监院，即率先在寺开

讲《金刚经》，翌年又倡导僧俗念佛。讲经念佛，本属

佛教界的家常事务，在潮汕却荒废日久，经由怡光法

师的重新提倡，开元寺乃至全潮州的佛风为之一振。

年，潮城著名居士王弘愿，翻译出日本密宗丰

山派权田雷斧的《密宗纲要》，得太虚大师的推介，在

国内广为流播，从而掀起现代中国佛教界崇密狂潮。

年，开元寺纯密法师在王弘愿的鼓励下，东渡

日本学习密法，成为我国现代东渡学法的第一人。

年 月，应王弘愿的邀请，日本权田雷斧

大僧正一行 人，来潮州传法。作为白衣居士的王

弘愿独得金刚界胎藏界两部传法灌顶，之后又创“震

旦密教重兴会”，升座称阿阇黎，到处为人灌顶，开白

衣升座说法、受僧人膜拜之先河，在二三十年代的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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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佛教界引起了极大的非议。而王冒天下之不韪，

仍我行我素，由是潮州、汕头等地的东密着实热闹了

一番。

月，年 太虚大师应潮汕僧俗之请，莅临

潮汕弘法一周，盛况空前。大师又应开元寺住持福

来法师之请，在寺内创办岭东佛学院，命门人大醒主

持教务（后为寄尘接任），为佛教界培育了一批僧人；

并出版《人海灯》佛学半月刊。

年，江苏籍高僧释智诚在潮州庵埠灵和寺

闭“般若关”，并刺血写《华严经》，为期三年，圆满了

八十余万字的刺血写经功德。其为法忘身，艰苦卓

绝的精神，为近代以来潮汕地区僧人所罕见。

年日寇侵占汕头期间，天灾人祸，民不聊

生，至多有饿死者，饶平籍莲舟法师（外字定会）大发

慈悲，不顾个人安危，越过日军海上封锁线，多次前

往东南亚各国募化粮食，回汕发放赈济饥民，活人无

数。潮人感恩戴德 年建碑纪念之。，特于

年，在潮汕佛教界的殷切礼请下，一代禅

宗泰斗虚云老和尚来潮汕弘法。著名潮人学者饶宗

颐教授特撰文登报，极表欢迎。虚老于 月 日在

汕头弘法圆满，又在潮州开元寺启建水陆法会七昼

夜，前来皈依、登记参加法会者不计其数。

年潮汕地区解放。解放后的潮汕佛教，由

于一直受到“左”的思想影响，佛教总的来说趋向

微，只有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才有所恢复。有一

个统计资料颇能说明这种情形。潮州市（不包括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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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县在内） 年僧尼人数的统计数从解放前夕到

字分别为：解放前 人，建国后为夕僧尼人数为

人，文革前 人，文 人， 人革间 年 ，

年 人（《潮州市佛教寺庵人数统计表》，见慧

原法师《潮州市佛教志 潮州开元寺志》）。

解放后，尤其是土地改革后，因为不少僧人还

俗，参加到新中 年又开展寺庙合国建设中来。

并运动，僧人、寺产被集中，多数寺庙被挪作他用，也

导致部分僧人还俗“。文革”开始，僧人被遣散还乡，

不少寺院主要负责人被游斗，寺产被抄，佛像被捣

毁，宗教活动完全停止。只有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

全会后，宗教政策得以落实，各寺庵才逐步得以重新

修复、开放，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，并有更大的发展。

现在，潮汕各地重点寺院修建项目基本完成，僧人也

为数不少，但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佛学修养的僧人

却还不多，佛教界人才建设的问题是现阶段最突出

的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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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　　　　潮汕历代高僧

一、惠照（约盛唐至中唐时人）

座落在潮阳市区以西约两公里的塔山西南麓的

西岩，这里奇石林立，古树葱茏，石室天成。拾级而

上，远远望去，有座寺庙小巧精致，依山构筑，而处于

闹市之郊，颇有闹中取静的意味。这个在当今寺宇

遍布的潮汕地区来说并不起眼的小寺院，相传就是

惠照禅师潮汕僧人志于史乘的第一人 的驻锡之

地。明隆庆《潮阳县志 舆地志》谓“：县西十里曰西

山，其俗曰塔山，旧传有砖塔遗址，砖石尚存，后移入

县中，今府馆中者是 其麓有岩焉，曰海潮岩，一名

西岩，三面石壁，深广一丈余，相传惠照曾居此，大颠

与药山并师之。⋯⋯”所以，不要小看这所小巧迫窄

的岩寺，它竟然是中国禅宗史上两员赫赫有名的宗

匠的出家之地，而惠照竟然是他们出家的依止师父！

那么，惠照为何许人，就很值得我们注意了。

我们先把目光投向已逝的历史。

唐代，是我国佛教发展的一个鼎盛阶段。这一

时期，中国佛教的八大宗派完全建立起来并创造了

各自庞大的理论体系，不仅极大影响了当时的知识

分子的思想意识，而且随着某些教义的逐渐通俗化，

而为人民大众普遍接受，佛教的一些基本思想也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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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成为人民大众的日常观念。例如禅宗，自达摩东

来，经慧可、僧璨、道信到弘忍的次第传承，到初唐时

业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宗派。弘忍的弟子慧能，则创

立了南宗顿教，主张在日常生活中做到心平行直，内

心不乱，外不着相，以平常、平等的心态去对待一切，

来领悟禅意。这就区别于以前那种“每禅必坐”的禅

修思想，而开始了平民化、世俗化，使得一般民众都

能了解和实践禅宗教义。由是，南宗建立后，则不仅

为知识分子，并且也为下层劳动人民所迅速接受，从

而在全国范围内传扬开来。可以说，正是禅宗的兴

盛，才使得唐代佛教达到空前的鼎盛时期，也正由慧

能禅宗南宗的建立，才使得佛教得以中国化，而为中

国民众所广泛接受。

只要我们稍微注意一下，就可得知，潮汕历代高

僧大都是禅僧，而以弘传南宗禅法知名。事实上，潮

汕佛教与禅宗南宗结下的这一不解之缘，在南宗创

立的早期就开始了。本篇所要介绍的西山惠照禅

师，就可能是六祖慧能的徒孙辈。

六祖慧能大师（ ，广东新州（今肇庆新

兴县）人，父亲早亡，少年时即砍柴卖钱侍奉母亲。

一日听人诵《金刚经》而颇有领会，从此立志游方，参

禅访道 后北上湖北黄梅山，参五祖弘忍大师，为五

祖所器重。在寺中服苦行八个多月后，于五祖言下

大悟，为五祖所印可，并付衣钵以为表信，成为五祖

嫡传弟子。因慧能当时只是一个晚入道的行者，而

不是久参比丘，寺中一些六根不净的和尚难免对他

。


